
柬村民历数越南水坝危害
塞山河流经越南和柬埔寨。

在其上游，越南修建的亚利弗尔斯水坝给下游柬埔寨腊塔纳基里省的村民带来
灾害。越南还计划在其河上修建水坝，但遭到柬埔寨村民们的反对。村民们历
数了亚利弗尔斯水坝给他们带来的危害。

如同6年前第一次遭遇山洪暴发一样，腊塔纳基里省的村民们时刻警惕着亚
利弗尔斯水坝再次开闸放水造成水灾。自从其水坝
2001年正式运作以来，随意的开闸放水，给下游村民造成了数次洪灾。

目前，村民们接连召开社区会议，抗议越南在此河上修建更多水坝的计划。
塞山河是湄公河的主要支流之一，上游是越南，下游是柬埔寨。亚利弗尔斯水
坝距离柬埔寨-
越南边界70公里的塞山河上游河段。据报道，越南有关单位正在距离亚利弗尔
斯水坝20公里的塞山河河段上筹建水坝，并计划在
2004年完成另外水坝的修建工程。

“塞山河保护网络”协调员基姆·桑哈说：
“该地区塞山河的使用者都有权利，不只是水开发者们有这种权利。应该有一
套规则明确其权利范围，其中应该考虑当地人的利益。”

村民们对其水坝的怨恨可谓“由来已久”。他们如同西部上丁省的人一样，
回想起1996年其水坝引起的洪灾时的水势汹涌的情景：来自塞山河的洪水冲走
了一位老太太，当年晚些时候，一个年仅3岁的小女孩因塞山河的河水突然上涨
而溺水身亡。村民们将其归咎于越南亚利弗斯水坝和一个水库突然大量开闸放
水。

自1996年以来，来自上游水坝的水使腊塔纳基里省境内塞山河河段的水位上
涨。村民们说，其河水淹没了稻田，将农场和农家财产
“洗劫一空”，致使数千人无家可归。
    52岁的卡奇洪村村民哈司兰在谈到她2001年遭遇洪水时说：

“我的两公顷的稻谷腐烂了，渔网、10余只鸡、一条船和一些蔬菜都毁于其水
坝随意性地开闸放水引发的洪水中。”
   地方及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报告表明，亚利弗斯水坝无规律地开水放闸致

使至少36人被大水淹死，5万柬埔寨村遭受其害。其河水位在涨水季节
“水涨船高”，洪灾频发，而在干旱季节却水位更低，这使当地居民无从适从
，此流域的生态也遭到破坏。
   非政府组织“无音林产品项目”的达姆·尚蒂说：

“当亚利弗尔斯水坝关闸时，塞山河下游便干涸。此外，我还担心其河中的鱼
类将会消失。”
  
索恩·彭赫等村民对干旱和雨季都发生洪灾这么无规律的现象感到惊讶。她说
：“我在这儿出生，并在这儿生活了50余年，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奇怪
的洪灾。2001年，4个少数民族同胞乘船过河时，突然河水迅速上涨使其船翻入
水中，他们全淹死了。”一位村民回忆道：以前塞山河的水是这里居民的饮用
水，但现在其水的颜色是黑色的。喝了这条河中的水会引起嗓子、胸和胃痛。
在该河中洗澡，会使人感到皮肤疼痛，并出现皮疹。      
  有的柬埔寨官员似乎不重视该水坝的影响。腊塔纳基里省的一位负责人穆翁

·波伊说：“现在亚利弗斯水坝开闸放水的情况比1996~1997年好些，现在下游
柬埔寨居民受其影响的情况没有那么严重。”
“腊塔纳基里水资源与气象学服务”副主任占·布恩·特恩补充说道：
“这里不会再出现洪灾了，而且现在河水的水质也不坏。越南现在开闸放水时
使用适当的技术设备。”



 
然而，这些官员的话在打消愤怒的柬埔寨村民们的疑虑方面并不能起多大的作
用，尤其是对越南计划在塞山河上再修水坝的问题上，这些官员的话更加没有
说服力。一位村民在报纸上说：“一座水坝已经给我们带来足够多的难题，为
此，我已经失去了肥沃的土地、牲畜，河中的鱼也少些。他们是否想要我们死
绝？”社会活动家和村民们共同提出要求：在讨论水坝影响的公众听证会召开
之前，越南方面停止建坝工程。
    位于加拿大的“国际调查”组织的格兰内·赖德去年
11月在一项声明中说：“湄公河委员会及其赞助人应该立即采取行动，确保越
南在与柬方协商建立可操作体系和给下游居民赔偿问题上达成共识之前停止在
塞山河上的所有的建坝工程。”
  
评论家们说，位于金边的湄公河委员会由湄公河下游的一些国家的代表组成，
这些国家有柬埔寨、泰国、老挝和越南。该委员会没有调整成员国有关预防柬
埔寨东北地区遭受破坏和人员死亡的行动。该委员会强调指出，上个世纪
90年代初人们对亚利弗斯工程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时，柬埔寨国内正在发生武装
冲突，那时进入柬埔寨是不安全的。当时，承担亚利弗尔斯水坝环境影响评价
的公司是瑞士Electrowatt工程公司，该公司只是在该水坝下游
8公里的河段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

柬埔寨的一位专家指出：“此水坝建筑者和财政家们在环境影响评价方面留下
的严重误差，使我们难以准确判断亚利弗尔斯水坝对柬埔寨上丁省的环境影响
的范围，也难以确定它对柬埔寨腊塔纳基里省的环境影响。”   
  
湄公河委员会的负责人约恩·克里斯滕森说，该委员会曾经帮助人们建立越南-
柬埔寨专家小组，以探讨其环境影响、管理问题、负面影响、亚利弗斯水坝的
开闸放水和未来的建筑。克里斯滕森去年在给柬埔寨的一家报社的信中说：
“湄公河委员会不能强制人们执行该委员会的方针和决议。”

社会活动家们说，政府与受影响的社区的对话将以越南河内对亚利弗斯水坝工
程的跨境影响的认识为起点展开。社会活动家基姆·桑哈说：
“我希望柬埔寨政府能够与越南政府达成共识：越南同意并承认其水影响确实
起因于亚利弗尔斯水坝。”
  
越南的一个研究组织“自然资源及环境研究中心”说，受洪灾影响的越南村民
已经迁移到其它地方定居了。其中一部分灾民受其水坝的影响。越南嘉莱省克
隆公社副主席说，平均每个家庭得到6~7万越南盾的作物和鱼池损失补助。在另
外一些公社，每个“京”少数民族家庭可以得到
2000万越南盾的受灾补助（相当于1，380美元）。越南其它一些省的灾民也或
多或少地得到了一些补助。一位少数民族村民说：
“他们给我们多少，我们就接收多少。”

另外一位越南村民说：“我们喜欢新房子，尽管它比较小。我们都在忍饥受饿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土地耕作以维持家庭。”
   
 


